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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埃及同巴勒斯坦人联络以外,目前以色列

邻国在任何可能的和平进程中,不发挥建设

性作用,不过集体影响力对促成协议非常重要,也

会使有疑惑的以色列人安心: 缔结的和平将是牢

靠和永久的。因此,这里有必要扼要介绍叙利亚、

约旦、埃及、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领导人过去的介

入,评估一下他们对解决争端可能作出的贡献。我

曾经一再访问这些阿拉伯国家, 并且同它们的领

导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进行多次会谈。

叙利亚

以色列已归还以前占领的埃及领土以及绝大

部分的黎巴嫩领土, 但仍然占据叙利亚的戈兰高

地一带。有意思的是,在谷歌上搜索“戈兰高地”一

词, 首先出现的竟是以色列定居者招徕国际游客

到当地观光的广告。我在 1973 年首次踏上这片高

地,后来访问以色列、约旦和叙利亚时又几次旧地

重游。以色列在 1967 年的六日战争中夺占叙利亚

的戈兰高地 , 1981 年通过法律涵盖了以色列对该

地拥有永久管辖权。这大大地激怒了叙利亚,其领

导人从此站在阿拉伯人的最前线, 不肯在其他任

何问题上同以色列妥协。

我出任总统后, 主要的外交目标包括说服阿

萨德改变其消极政策,同我一起推动全面和平。我

对他个人及家族几乎一无所知, 但前任国务卿基

辛格和认识阿萨德的人告诉我,此人绝顶聪明 ,口

若悬河 ,即使对最敏感的问题也是直话直说。我邀

请他到华盛顿来 , 但他回复 :向来不想访问美国。

即使遭到他婉拒, 我还是在有机会见他以前了解

这个人和叙利亚。

阿拉伯国家在 1949 年企图消灭新成立的以

色列国遭受挫败 , 引起一连串的自我批评和互相

指责。阿拉伯国家力图打开局面,叙利亚和埃及遂

于 1958 年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三年

半的合并表明埃及总统纳塞尔主宰一切, 对此不

满的叙利亚领导宣告解散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1967 年战争惨败 ,国防部长阿萨德和其他军方首

长归咎于政治家无能。1970 年 , 叙利亚总统下令

派兵支援巴勒斯坦部队同约旦侯赛因国王作战 ,

阿萨德拒绝服从军令。总统谴责他拒命抗上,他即

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政府。

阿萨德以残酷对付一切不服从其权威的人闻

名,他非常积极地防范外力干预中东,力图建立叙

利亚在中东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对他来说,这是个

原则问题,宁可面对严峻的政治和军事对峙 ,也不

肯退却。

我们于 1977 年 6 月在瑞士首次见面。他果然

名不虚传———阿拉伯领导人中能把以色列与和平

前景的要点讲得最透彻的数他为第一人。他起初

有点傲慢,但对我安排和谈感兴趣。他坚持一切和

谈必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号和第 338 号决

议 ,而且应当包括苏联在内。他强烈反对以色列同

任何阿拉伯国家进行双边讨论, 且把苏联排除在

外。叙利亚依靠苏联援助,但阿萨德不是俯首听命

的傀儡。我希望他能表现出独立性,提供合作 ,克

服我们面临的一些障碍。我的和谈计划也是以他

强调的联合国决议为基础的。

为了理解阿拉伯世界目前一般的态度, 包括

埃及、约旦、黎巴嫩一些比较温和的看法 , 扼要介

87



绍阿萨德所执著的观点是有用的, 因为在西方世

界,鲜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观点。我本人、罗莎琳以

及在场的官方译员都仔细记录了阿萨德同我的谈

话内容。

阿萨德向我着重指出,以色列在 1949 年成为

联合国会员国时 ,曾有明确的附加条件,就是允许

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或者对他们的财产损失给

予充分赔偿。他说,在 1967 年以前,以色列不断地

把居住在剩余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驱逐

出去, 这与它郑重申明遵守联合国协定是相违背

的。他还说,以色列发动 1967 年战争是为了夺占

更多的阿拉伯领土。

他引用了以色列主要领导人说过的话: 这场

战争只不过是迈向最终建立“大以色列”的中程步

骤 , 他说 , 自从那个时候以来 , 以色列的每一项行

动都表明了他们的扩张企图。阿萨德确信以色列

不想要和平,在扩展版图之际,他们总是阻挠和谈

的进行。他强调说,任何阿拉伯领导人 ,无论多么

渴望和平,也绝不会同意以色列扩大合法疆界,这

是个原则问题。

我试图这样说服阿萨德: 阿拉伯领导人如果

拿出诚意,同以色列直接谈判 ,以色列是愿意谋和

的。我谈到以色列最为坚持的是他们蕞尔小国的

安全以及邻国必须接受它为中东区域永久性实

体。阿萨德指出,西岸仅占当年英国委任统治领土

的 22%, 约是以色列获取领土的四分之一 , 而且

他还谴责以色列把疆界扩大, 将叙利亚的戈兰高

地纳入其版图。

“坚持安全边界位于他国领土范围内,真是不

可思议。以色列凭什么把安全边界划在大马士革

的后院这个远离特拉维夫的地方呢?”

他似乎想起需要作点补充, 接着说:“我们老

是谈论宗教。从我们这儿夺去耶路撒冷,穆斯林教

徒就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了。我们高喊恢复 1967

年的边界,却单单把耶路撒冷排除在外,这简直是

无法想像的事。”

“那么 , 把其他一些地方也排除 , 是否就会容

易些呢?”我问道。

他和坐在会议桌四周的幕僚齐声笑起来。他

回答说 :“以色列如果坚持不肯放弃东耶路撒冷 ,

这表明他们不想要和平, 因为我们对东耶路撒冷

的执著不亚于以色列人。”

我回答说:“我本人和其他基督徒对耶路撒冷

的地位向来坚定不移, 希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

够自由瞻谒圣殿, 享有在耶路撒冷自由礼拜的权

利。”会谈快要结束时,阿萨德答应就和平努力发

表一些正面声明, 同时补充说若在一两年前谈到

同以色列媾和,在叙利亚意味着政治自杀。

我问:“为什么叙利亚从未承认黎巴嫩是一个

单独和独立的国家, 而是把它当作叙利亚的一部

分。”阿萨德否认对西邻小国有任何企图,坚称叙

国总统和人民明确承认黎巴嫩的独立。他声称自

己渴望看到一个自由和独立的黎巴嫩,说“只要阿

拉伯联盟和黎巴嫩政府要求撤军”,他就立即下令

撤回叙利亚军队。不过,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不

相信这样的要求会被提出。

阿萨德抱怨说, 以色列认为世界上每个犹太

人不论贫富, 都有权移居以色列武力控制下的阿

拉伯领土,但不准被逐出家乡、四处漂泊的苦难的

阿拉伯人返回他们持有房地契的住所和土地上。

他提出这样的论点: 1948 年以色列声言它有权在

巴勒斯坦建国, 说这无非是把古代覆亡的国家重

建,但它对同一地区的巴勒斯坦国却不予承认,而

这块地方几千年来一直是世世代代的巴勒斯坦人

居住的地方,不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教徒。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承认以

色列目前声称的对 1949 年以来侵占土地的所有

权。

这位叙利亚领导人还说, 以色列宣称全世界

犹太人是同一民族 , 尽管他们的特性、语言、风俗

和国籍显然不一样。巴勒斯坦人民族唯一、语言唯

一、文化唯一、历史唯一 , 而以色列却否认巴勒斯

坦人民族一体。许多阿拉伯人认为这样区别对待

就是种族主义: 以色列人把巴勒斯坦人视为劣等

人,不配享受基本人权,如果他们起来反抗以色列

的侵占行为, 一概给他们扣上恐怖主义分子的帽

子。他嘲笑以色列号称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实际只

有犹太人才享有政治和社会平等。

至于谋求和平, 阿萨德论证说以色列为确保

安全,制造借口,进行扩张、占领新土地、设立永久

性军事哨卡, 逐步发展为平民定居点。继之再扩

张 , 增派军队 , 驱逐阿拉伯居民 , 创造条件以保卫

新定居点———他显然因戈兰高地有感而发。

他声称,对以色列人和美国支持者来说,阿拉

伯人丧生是无足轻重的, 为了给种族主义偏见找

借口, 他们把全体巴勒斯坦人同恐怖主义连在一

起。美国和以色列推行这种政策, 搞的是损人利

己 ,牺牲的是那些仅仅要求自由、在家园安然生活

的权利的当地巴勒斯坦人, 要成全的是美国和以

色列称霸中东的心愿。阿萨德这样解释说,美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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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拒绝同巴勒斯坦人直接和谈, 把谈判之门

完全堵住,只是每次挑选一个阿拉伯群体,加以威

逼利诱 ,要它单独同美国和以色列合作。

阿萨德强调叙利亚做到了美国和以色列所能

做而不做的事情,证明了该国愿意为和平而努力。

这些包括:

●遵守联合国所有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的决议;

●支持国际社会关于巴勒斯坦人同世界上其

他人一样有民族自决权的决定;

●遵守关于禁止占据、吞并他国领土的国际

法;

●划定本国边界并且尊重他国的公认边界;

●表示愿意在黎巴嫩政府要求叙利亚撤军时

撤军。

尽管阿萨德不曾表示愿意放弃他的长期目

标 ,第一次会谈后,我感觉他有足够的独立性和灵

活性可以去改变政治策略, 以顺应时代和情势的

变化。即使对以色列怀恨,他对两国意见相悖的状

况也保持有一种幽默感。这种耐心似乎来自对历

史将会重演的信念:就像十字军东征一样,最终胜

利属于阿拉伯人。

后来我几度造访叙利亚, 花不少时间同阿萨

德进行辩论,听他对中东事件的分析。当萨达特告

诉他关于访问耶路撒冷的计划时,他怒不可遏,永

远不原谅萨达特“背叛”阿拉伯事业。他认为萨达

特抵不住以色列的诱惑缔结双边条约, 以牺牲其

他阿拉伯人的利益为代价,收复埃及失地。叙利亚

曾竭尽所能阻止以色列同埃及或者同其他任何邻

国直接谈判,后来还带头孤立和抵制埃及,对萨达

特至死也不宥恕。当大马士革电台宣布萨达特遭

暗杀身亡的消息时, 叙利亚成千上万群众涌上街

头载歌载舞。

阿萨德把后来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归咎于萨达

特和埃以和约。他强调如果埃及没有和约的束缚,

可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军队联手, 以色列就不会冒

着风险对巴解组织进行全面报复。我们对此进行

了激辩。我提醒阿萨德埃及收回失土,人民得以安

然生活。我引用《戴维营协定》案文,以证明和约框

架规定以色列从所占领土撤离、巴勒斯坦人自决、

以色列同其他阿拉伯邻国和平解决分歧的内容。

有次冗长的会议结束后,在总统办公室内,阿萨德

伫立在《1187 年希廷之役》挂画前。在这次历史性

战役中,穆斯林领袖萨拉丁击溃基督徒侵略者,十

字军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继而瓦解, 阿拉伯人战

胜了西方。阿萨德谈起十字军和争夺圣地的其他

斗争, 口吻就像现代萨拉丁———在中东区域肃清

外人,把大马士革建为现代阿拉伯团结中心,俨然

是他的责任和义务。

我同阿萨德最后一次见面是 1999 年 ,在侯赛

因国王的葬礼上。当时他未能完全遂愿:以色列军

队几乎完全撤离黎巴嫩,但此前五年 ,约旦同以色

列缔结了和约。他看上去身体羸弱,一年之后就去

世了。遂后,他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于 2005

年从黎巴嫩撤出所有叙利亚军队。

2005 年初 , 我访问中东 , 打算赴大马士革拜

访年轻的叙利亚总统。我循例提早把行程呈报白

宫后马上接到国家安全顾问的电话, 告知叙利亚

之行不会得到批准。由于美国与叙利亚在对伊拉

克政策上有严重分歧,美方决定召回大使,并且禁

止美国著名人士访问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我试图

解释当巴沙尔还在上大学时我已认识他, 我乐于

运用影响力 ,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如我以

前说服他父亲一般。在双方的争执中,我说有些国

家的政策美国虽然不认可, 但因此拒绝同它们的

领导人交流意见,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勉为其难

地遵循指示。其后,我注意到巴沙尔·阿萨德总统

拿不到签证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首脑会议。

尽管美方为难和尽量削弱巴沙尔·阿萨德 ,

但他还是在中东最为困难的位置上安然度过六

年。叙利亚很可能已被推到美国的对立面,同伊拉

克、伊朗和黎巴嫩的反美力量密切合作。当国际发

起和平努力以结束以色列同黎巴嫩的现有冲突

时 ,叙利亚或许能再度发挥重大作用。

·牢 墙 内 的 巴 勒 斯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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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兰高地上的战壕


